
楔子 死而復生的女子 

夜燈初上，前院宴席上還熱鬧歡騰，于懸進了父親的院落探看躺在床上苟延殘喘

的父親，待了一會才回自己院落。 

路經聞風閣時聽見細微聲響，他停下腳步，看著未著燈火的閣樓。 

「大人，要不要小的去探探？」隨從涂勝自然也聽見那丁點聲響，上前詢問。 

于懸想了下，道：「去瞧瞧。」 

「是。」涂勝無聲無息離去。 

未散的暑氣隨著夜風拂面，于懸直瞅著埋在黑暗中的聞風閣。 

這座閣樓位在前後院交界，因為母親極喜愛，所以父親特別允許母親可以時時待

在這裡，於是這裡便成了他與母親相處最多的記憶。 

母親去世後聞風閣被封起，除了奴僕掃灑就只有他會前來，如今這時分還有人在

這兒走動，不甚尋常。 

于懸遠望前院的熱鬧，唇角微勾，心裡冷哂，該不會是那位又玩什麼把戲吧，都

多少年了怎麼還不消停？ 

得，他就姑且瞧瞧。 

轉個方向，他進了聞風閣。聞風閣正面五間房，中間為堂間，兩側打通，左側邊

間是他幼時的寢房。 

他想了下，踏上廊階，直接朝寢房走去，門一推，裡頭不著燈火，伸手不見五指，

可他眼力比尋常人好得多，一眼就瞧見床上躺了個人。 

月牙色的裙襬……他哼笑了聲，嫡母溫氏真的是黔驢技窮，連這等把戲都使上了。 

母親亡故沒幾年，父親也跟著病了，躺在床上成了活死人，於是他的婚事就握在

嫡母手中，原以為嫡母沒打算插手，沒想到一出手就用這麼下三濫的手法。 

他嗤笑了聲，正打算在溫氏帶人來之前離開，卻發覺屋子裡並沒有半點呼息的聲

音。 

他不只眼力好，耳力更好，房裡明明有人，卻沒有呼吸聲？ 

難道他想岔了？ 

徐步走到床畔，床上的人臉幾乎半埋在床褥間，露出一截白皙如雪的頸項，他想

了下，伸手輕觸著她的頸項，濃眉不禁微蹙，大手扳動她的臉，長指抵在她的鼻

前，果真半點氣息皆無。 

她的肌膚微涼，脖頸依舊能動，意味著才剛亡故，只是溫氏玩這一齣到底是什麼

用意呢？ 

嫁禍他？ 

他可是錦衣衛都督，不知道斷過多少案子，如今拿不知所云的雕蟲小技嫁禍他，

未免太看不起他？ 

還是……連環計？ 

正忖著，外頭凌亂的腳步聲漸近，他打算離去，冷不防的，袖角被人拉住。 

于懸頓住，緩緩回頭，就見一雙柔若無骨的柔荑揪住他的袖角，順著那截皓腕往

上望去，就見那具早該死透的屍體正緩緩伸展，面上五官似有些痛苦，尚在掙扎。 



戰場舔血，游離生死之間多時，于懸早就練就泰山崩於前笑意不減，然而這一瞬

間，他瞠圓了深邃的美眸，眨也不眨地看著她。 

就這一瞬間的擔擱，外頭的人已闖了進來，轉眼間屋內燈火通明，一票女人不知

道交頭接耳說些什麼，甚至朝床這頭投來各種目光。 

于懸壓根不在意，他的雙眼依舊緊盯著即將甦醒的女人。 

竟然是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于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耳邊傳來溫氏震驚不已的問話，于懸瞧也不瞧她一眼，只是盯著床上的女子，只

見女子萬分慵懶地伸了個懶腰，巴掌大的小臉甚至還朝他的袍角蹭了兩下，才有

些意猶未盡地張開雙眼。 

火光之下，那雙澄澈的琉璃眸直睇著他，眸光有些傻氣、有些疑惑，可最終還是

用那把好聽的聲音道：「你好美。」 

于懸紅潤的嘴角斜勾了下。 

很好，真的是她。 

只是……她剛剛不是死透了嗎？ 

正忖著，嘔吐聲響起，他還來不及抽腳，穢物已經落在他的靴上，他垂眼望去，

那個明明該死透卻活著的女人，正趴在床邊大吐特吐…… 

第一章 愛女成狂的永定侯 

入秋後的早晨一日涼過一日，尤其近日颳起大風，一大早的冷風總會颳得肌膚一

陣疼。 

然而剛打完一套拳法的洛行歌極為無感，甚至額上還泛著一層汗珠，渾身散發著

熱氣。 

丫鬟聽雨從一開始震驚不已，如今已是波瀾不興，畢竟都過了三個月，主子天天

如此，她再不適應也會習慣，不過明日是大日子，得提醒提醒主子才行。 

「縣主，夫人說了，今日活動量足了就行，畢竟明日就要出閣，讓縣主和侯爺多

相處多說點體己話。」聽雨走上前遞了帕子後，趕忙將夫人交代的話道出。 

洛行歌頓了下，看著手中繡得精緻的帕子，真心覺得她用袖子擦擦汗就好，拿繡

帕擦汗實在太暴殄天物了。 

收起手絹，她才道：「晚一點我去找侯爺吧。」說白了，她這個爹根本就是個寵

女狂魔，她得先哄好他才行。 

另外，趁著還有一天的相處時間，她想進爹的書房借幾本書，順便跟他切磋切磋

幾套拳法，補足這個軀體先天上的不足。 

太弱了，真的弱到她都不知道該怎麼強化自己了，儘管這三個月來她努力調整活

動量，但鍛鍊身體真的不是一蹴可幾，她擬定了調整計劃，預估半年內應能看到

成效。 

只可惜她明天要嫁人了，唉。嘆了口氣，她抬手擦汗。 

「縣主，別用袖子擦汗。」聽雨趕忙制止她，一臉惶恐不已。 

真不是她要說，三個月前打從縣主赴宴被抬回來後，簡直像是變了一個人，就像



是內裡被抽換了不同的燭芯，燒出的火光都大不相同。 

以前的縣主傲慢刁蠻，樣樣講究，怎麼玩怎麼鬧皆有章法。玩到天翻地覆，有永

定侯洛旭這個爹親扛著；鬧到天崩地裂，還有皇上護著，要說她是當代第一女紈

褲，真是一點不為過，誰讓她有個大長大公主祖母、皇帝表伯、淮南王親舅、永

定侯爹爹……這背景都不知道要羨煞多少人，囂張一點又怎麼了？ 

可如今的縣主卻謙和有禮，樣樣不講究還不假旁人之手，不玩不鬧整天強健體魄，

跟以往那個只會吃喝玩樂的主子一比，任誰都覺得內裡真的有差異。 

偏偏縣主什麼都記得，問啥回啥，只說經此一事深覺體弱，想要好好鍛鍊身體。 

此話一出，侯爺是既心疼又覺得有道理，加上皇上賜婚，他擔心女兒出嫁遭人欺

負，不如趕緊練練身子，就算打不過至少也要罵得贏，罵人也是要精力的。 

「聽雨，妳規矩真多。」洛行歌無奈嘆口氣。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人生是不是太辛苦了一點？ 

「縣主，這只是尋常規矩，宮裡那些才叫真的規矩……您都是這麼跟奴婢說的。」

說到最後還忍不住扁起嘴，小臉蛋上是訴不盡的委屈。 

「喔……喔。」好吧，那就隨意吧，別奢望她能有什麼反應，還是少說少錯，她

這個穿越來的人，暫時循規蹈矩配合一陣子，再觀望吧。 

誰讓她一覺醒來人就在這兒了，完全沒人跟她打聲招呼提前告知，也沒發生火災

車禍或是遭遇天災造成生離死別，就是這麼毫無預警，她香香睡了一覺，再張眼

已人事全非。 

怎麼跟小說寫的、電視劇演的都不一樣？好歹給個說法，睡醒就身處異境，真的

讓人不知所措。 

她的課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有沒有調到老師頂她的缺……這麼不負責任的事，

是她頭一回遇見又無可奈何，唉，她想回家啊，她還有好多事還沒做呢。 

「縣主，時候不早了，趕緊回房洗漱，還要給夫人請安呢。」聽雨瞧她分明走神

了，趕忙提醒。 

洛行歌回過神，將充塞胸臆的滿滿無奈感卸去，神情振奮地道：「走！」 

晨昏定省讓人覺得很麻煩是因為房子蓋太大，見個面也要走很遠，更怪的是，一

家子竟沒一道吃飯的習慣，但這是她開始融入的第一步，哪怕不適應也得加快腳

步，趕緊融入。 

日子還在進行中，她沒時間傷春悲秋，而且……她要結婚了。 

 

 

沉香苑的小丫鬟遠遠的瞧見洛行歌，便趕緊讓人通報夫人。 

待洛行歌帶著聽雨走近時，夫人曹氏身邊的段嬤嬤便親自迎她進去。 

「母親。」洛行歌朝曹氏點頭，瞧見今日妹妹洛行瑤也來了，對她微頷首當是招

呼，轉頭入座時，壓根沒瞧見洛行瑤氣得牙癢癢的神情。 

「行歌，今日可好些了？」曹氏拉著她的手，仔仔細細地端詳她的氣色，就怕有

一丁點的閃失。 



曹氏面貌姣好，天生慈眉善目，連帶著不顯老，和洛行瑤坐在一塊像姊妹不像母

女。 

「好多了。」為什麼她每日都說好多了，母親就是不信？也是，這個軀體確實是

較柔弱，是該好好鍛鍊。 

「娘每日讓人煲那個熬這個的，用盡心思給姊姊調養身子，她還能不見好？」洛

行瑤摟著曹氏另一隻手，幾乎和曹氏同個模子印出的臉蛋寫滿不快，語氣又酸又

衝。 

「行瑤。」曹氏輕斥著。 

洛行瑤哪怕再不快，也不會蠢得繼續糾纏下去，頓時安靜下來。 

洛行歌卻是完全不當回事，一來她沒有跟小孩子計較的興趣，二來她這個腦袋裡

的記憶顯示，原主和這個妹妹本就不親。 

也是，瞧，一個侯府弄得這麼大，光是從她的院落走到母親的院落就要一刻鐘，

這根本是她在公園健走的距離，一個家那麼多個窩，大夥甚少聚在一塊吃頓飯聊

個天，彼此交流聯絡感情，要說情分有多深，她自己都不信。 

「行歌，這是妳的嫁妝單子，一會妳點算點算，晚一點就讓人趕緊先送到安國公

府。」曹氏朝段嬤嬤望去，段嬤嬤趕緊將嫁妝單子取來。 

洛行歌看了眼單子，心想，這好像不叫單子，這是……捲軸吧？ 

她接過來打開一看，上頭密密麻麻寫的全是價值不菲的物件，看了眼就嫌眼疼，

把捲軸交給聽雨。 

這個嫁妝數量……是把侯府搬空了？ 

「娘，您把好東西都給姊姊了，那我呢？」洛行瑤剛才看了一眼，被驚得連話都

說不出，半晌回神，不禁抱怨了起來。 

「行瑤，妳姊姊單子上的東西，五成是她母親留給她的嫁妝，一部分是她舅舅添

妝，咱們侯府拿出來的不過一二成罷了。」 

洛行歌看了曹氏一眼。是的，曹氏並不是親生母親，是繼母，可原主一直將她視

為親生母親。 

一來她出生不久，生母就走了；二來曹氏待原主確實沒話說，就連洛行瑤都沒她

福利多，有時連原主都會懷疑到底誰才是她的親閨女。 

洛行瑤不禁抿了抿嘴，心裡很酸，卻也知道沒什麼好說嘴的。 

人家就是命好，背後的靠山一座大過一座，母親是郡主，舅舅是王爺，本身還是

縣主，那身分那地位，就是讓人眼紅，那行逕那姿態，就是張揚就是囂狂，三天

兩頭招搖鬧事，皇上都沒怪罪了誰敢說話？ 

雖然心裡又羨慕又嫉妒，但洛行瑤腦袋很清醒，知道這個姊姊是她得罪不起的，

在她面前賣乖說不定還能撈點好處。 

於是她嗓音甜甜地問：「姊，既然妳明日都要嫁人了，那妳書房裡的那個龍池歙

硯能不能給我？」 

「行瑤！」曹氏低斥道。 

「娘，有什麼關係，反正姊姊都要出閣了，不過就是一個硯台，給我有什麼關係？」



她知道歙硯是父親跟皇上要的，一回來就獻寶似的給了姊姊，反正不管爹在外頭

得了什麼，一律直接送進姊姊的春秋閣，從來不問她和兄長要不要，她有時都懷

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親閨女。 

「妳姊姊只是出閣，妳當她永遠不回來了？」外頭響起洛旭沉而噙怒的嗓音，嚇

得洛行瑤馬上躲進曹氏懷裡。 

曹氏只拍拍她的背兩下便趕緊起身，將洛旭迎進屋裡。「今兒個怎麼這麼早？」 

「皇上要我滾。」洛旭悻悻然地道。 

他目光冷厲地掃向洛行瑤，嚇得她大氣都不敢喘，再看向洛行歌，笑意頓時像春

風蔓延，溫柔似水，讓洛行歌頭皮都發麻了。 

這個爹在她面前，特別溫柔。 

「肯定是侯爺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曹氏無比肯定地道。 

侯爺從小進宮伴讀，和皇上感情深厚，這對表兄弟比親兄弟還要親，玩鬧起來更

是不講分寸，鬧到紅臉對罵也是常事。 

「我又說了什麼？我不就是說了行歌明日出閣，我沒心情當差。」洛旭說話時還

面帶不滿地啐了聲。 

洛行歌閉了閉眼，真心覺得她爹……強啊！ 

雖然皇帝是她爹的表哥，但是真的可以在皇帝面前這麼說話嗎？到底是交情太好，

還是她爹太強悍？ 

「侯爺，這樁好親事是皇上特地下旨賜婚的，你這般說話皇上自然不喜。」 

曹氏說起話來輕聲細語，光是聽著都覺得悅耳，再潑天的怒火都會瞬間消弭大半。 

「好？妳倒是跟我說說到底是哪裡好！」洛旭怒目一瞠，武將特有的肅殺之氣嚇

得洛行瑤想奪門而出。 

可洛旭哪裡管得著小女兒的感受，只要一想到寶貝大女兒不過是赴場宴會竟把一

生都搭進去，滿肚怒火都不知道要朝哪撒。 

這事不說還好，一說洛旭就一肚子氣，三個月前在安國公府鬧的那一齣，主角一

個是皇上近臣，一個是皇上最疼愛的縣主，為了杜絕悠悠眾口又顧全兩家顏面，

直接下了賜婚聖旨，說是三個月後成親，兩人是經皇上允許私下見面。 

這話說得真的沒人信，可賜婚旨意一到誰敢不從？反正皇上護崽心切，就這樣唄，

只是苦了洛旭這個老父親，絕了他將女兒永遠留在身邊的打算。 

而可惡的安國公府除了循規蹈矩走六禮，對於那事未提隻字片語，更別提道歉，

導致洛旭蓄積的怒火愈濃愈烈，對安國公府極度不滿，對自家人更是祭出家法，

那天帶女兒出門的續弦曹氏和小女兒洛行瑤皆禁足，更別提那日跟去的奴僕都被

打殺大半。 

只因女兒喝醉就出了這麼大的事，要洛旭如何不氣？更氣皇上表哥壓根沒跟他商

量就直接賜婚，他都快氣吐一缸血了。 

他才不管什麼清白不清白、名聲不名聲，現在能將女兒留在身邊一輩子不嫁才是

最好的。 

洛行歌見曹氏鬱鬱寡歡、沉默不語，不由出面打圓場。「爹，其實那也不關母親



的事，不就是……剛好遇上了。」 

好吧，她就是在胡扯，因為她根本不記得那晚發生什麼事，原主留下的記憶有殘

缺她也沒法子，反正皇帝都替她決定了，不然還能怎麼辦？她明天就要出嫁，婚

事不可能在這當頭喊停吧？ 

一開始她也想喊停，可是聽說抗旨是殺頭大罪，她馬上就點頭說好，不然是要拉

著一家大小一起死嗎？ 

「哼！」洛旭冷冷笑了聲，目光落到洛行瑤身上，笑意幾乎要結凍了。「我讓她

跟在妳身邊，瞧瞧妳出事時她在做什麼？」 

呃……她不知道。洛行歌一臉無奈地想著。 

「她就顧著吃！沒見過世面，到人家宴席上就只記得吃，壓根不知道姊姊喝醉了，

就算要進人家暖閣休憩也得跟著，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現在還有臉跟妳要

龍池歙硯！」 

眼見洛行瑤已經抖若篩糠，儼然像隻鵪鶉般縮著，頓時激起洛行歌濃濃的惻隱之

心。 

「其實一個硯台而已，給行瑤又無妨。」真不是她要說，照她爹這種偏心法，洛

行瑤不學壞才怪。 

「妳歸寧時也會用到。」 

「……爹，應該用不到。」她歸寧為什麼還要用硯台？ 

「妳往後回家總也用得到，那是妳的院子，爹要原封不動地擺著，爹要是想妳，

就到妳院子坐坐，妳要是想爹了，隨時都能回來。」 

她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滿滿的父愛，可是—— 

「爹，給人當媳婦了怎能隨時回來？」她沒嫁過人，但很清楚這個道理。 

「妳儘管回來，安國公府那個老虔婆不敢對妳怎樣。」 

「侯爺。」曹氏適時輕扯他的袖子。 

洛旭察覺自己用詞不當，含糊帶過去也不道歉，又接著說：「橫豎妳想怎麼做就

怎麼做，妳是縣主，不需要看她臉色，她要是敢給妳甩臉子，妳直接搬進縣主府，

我看她敢怎樣。」 

洛行歌眉尾微挑，相當不以為然。就算她再怎麼搞不清楚狀況，好歹知道沒有一

個媳婦能對婆婆無禮，這不管放在哪個朝代都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雖然她不覺得婚後的日子會很美好，也不想得罪婆婆讓下半輩子水深火熱。 

「侯爺，你別胡亂說，行歌要是當真了可怎麼好？」曹氏邊勸說著，邊偷擺著手

要洛行瑤趕緊離開。 

洛旭早被轉移話題，已經把對小女兒的怒氣丟到一旁。「我哪是胡說？我說的都

是真的，行歌是縣主，她不過就是個國公夫人，當年于遷也沒給她請封誥命，一

個無品無階的國公夫人憑什麼還要行歌對她客氣？」 

是這樣嗎？洛行歌對於品秩這事當真沒記憶，對古代的禮儀更是半點頭緒都沒有。 

「侯爺，在家中是不論品秩的。」曹氏苦口婆心勸著。 

「我才不管那麼多。」橫豎他就是對溫氏不滿，憑什麼女兒在她家遭罪，竟然還



嫁進他們府，天曉得那個老貨會用什麼手段欺負女兒。「行歌，我跟妳說，出閣

隔日敬茶時，不須跪更不須施禮，要的話也是她先向妳行禮。」 

不管怎樣，對方都是長輩耶……不好吧。 

洛行歌還沒把話問清楚，曹氏已經嚇得趕忙道：「侯爺，天底下沒有一個媳婦能

對婆母如此，你這樣教行歌，你……」 

「先有國，再有家，先論國律，再論家規。我問妳，假如咱們的女兒進宮當娘娘，

咱們去看她時是不是也得行禮？」 

「這……」 

「皇上親自賜婚，婚禮是以公主的規制操辦，照禮儀，迎親隊回府時本就是老虔

婆必須先對行歌施禮，行歌才回禮的。」 

聽洛旭說得頭頭是道，洛行歌不禁看向曹氏，想藉此確定真偽，驚見曹氏蹙起眉，

像是在努力思考，卻想不出任何能反駁洛旭的話。 

還真是這樣啊！可是這麼做真的好嗎？ 

「就算是這樣，咱們也得委婉行事，要不這結親就等於結仇了？」曹氏左右還能

勸說一番。「行歌可以不需要討好婆母，但也別跟婆母交惡，如此日子才會和美。」 

「那個老虔婆要是敢欺負行歌，我就讓她知道一個家道中落的國公府，我完全沒

有放在眼裡，想讓國公府消失也不過是嘴皮碰一碰的事。」 

洛旭這話還真不是開玩笑，畢竟安國公府至今還能維持體面，絕對有他一分功勞。 

他和國公爺于遷年少相交，曾經在戰場上並肩作戰，出生入死，比旁人多了份交

情，後來于遷因為二兒子夭折及小妾亡故酗酒成疾，在軍中癱瘓，皇上氣得想削

爵，是他在皇上面前力保他。 

如今于遷活著跟死了沒兩樣，三個月前他的嫡妻給他操辦五十整壽，自己因為皇

上派的差事沒去，結果竟鬧出這種事。 

給他一百個理由，他都無法原諒老虔婆，甚至懷疑這根本就是她密謀幹出的好事，

八成想藉皇上的手除去庶子于懸。 

可惜老虔婆低估了于懸在皇上面前有多得臉，也不想想皇上怎會任命他為錦衣衛

都督？那可是于懸拿無數戰功和一身傷痕換來的，皇上惜才，鬧出那等難堪事非

但沒怪罪，還直接賜婚。 

外頭近來流傳是行歌不要臉巴上人家，說什麼她三年前就調戲過于懸，他愈聽愈

火大，差人一番追查卻始終找不到散播流言的人，畢竟京城裡捕風捉影的風氣實

在太盛行，一天都能翻出數百種花樣。 

這情況就跟多年前行歌議親對方就出事一樣，一連兩回，坊間隨即傳出女兒剋夫

的說法，他也差人去查，同樣無果，可至少那回行歌還在身邊，他樂得她不用出

閣，這一回他卻是不得不將行歌嫁出去受苦。 

攤上那種老虔婆當婆母，他這個單純又善良的閨女要怎麼辦才好？ 

「爹……沒那麼嚴重。」她是要結婚，不是要結仇啊！不要為了一場婚事搞得人

家家破人亡，這個罪名她真的擔不起。 

「侯爺，您別氣了，不管溫氏如何，這位于都督都是皇上眼前的紅人，相貌好，



待人親和，笑臉迎人，行歌能得此夫婿，相信侯爺也頗歡喜。」曹氏趕忙遞上茶，

再給他捏捏脖頸，洩洩他的火氣。 

「天底下沒有一個男人配得上我的行歌！」洛旭想也沒想地道。 

洛行歌無聲嘆了口氣，有這麼個爹，原主想不被寵壞都難吧。 

曹氏被打了臉卻絲毫不惱，繼續勸說：「可是行歌都十九歲了，總是得出閣，否

則行瑤要怎麼議親？再者，于懸可是憑戰功得到皇上青睞，如今更得了錦衣衛都

督一職，他的品性好，根本沒聽過關於他的蜚短流長，侯爺私底下不也曾誇過幾

回？」 

洛旭淺啜了口茶，心想，要是在尋常的狀態下覓得此婿自然歡喜，問題這兩人就

是被陷害的！ 

「反正不需要給老虔婆好臉色，她就是要對妳施禮問安，要是敢不從，敢欺妳，

我就弄死她！ 

「她弄得國公府雞犬不寧，從國公府抬出去的姨娘丫鬟屍體不知道有多少，心思

惡毒，手段狠絕，如今還忙著陷害庶子，于遷到底是倒幾輩子的楣才娶了那種惡

婆娘！」 

洛行歌為自己黑暗的夫家生活稍稍默哀，如今才明白，原來想和夫家人和平共處

竟如此困難。 

曹氏略思索了下，道：「行歌，這樣吧，敬茶時妳跟妳婆母說，兩禮相減，婆母

不須對妳施禮，妳亦不用跪禮，如此是為了婆母好，畢竟妳也不想婆母對妳施禮，

又不想有心人在外說她不識禮法。」 

洛行歌聽完，覺得這法子似乎可行，總比她爹的法子要有用，她這個新進門的媳

婦要是敢跟婆婆叫板，往後的日子真的不用過了，也只有她這個奇爹才會教她頂

撞婆婆。 

「那怎麼成？她三個月前醉倒醒來後，整個人就傻里傻氣的，半點霸氣都沒有，

要是氣勢不端出來，肯定會被老虔婆欺負。」 

傻氣？洛行歌偏頭認真思索著，她看起來傻氣嗎？說真的，長這麼大還沒人說她

傻氣過。 

「行歌，我跟妳說，對那個老虔婆——」 

「爹、爹，您前幾日教我的那套拳法我覺得挺好的，還有沒有其他的？」洛行歌

趕忙轉移話題，決定摁死這個婆媳話題。 

果然一聽到女兒喜歡拳法，洛旭頓時心花怒放，柔聲問：「行歌喜歡嗎？行呀，

爹爹再教妳幾套，到了安國府誰敢對妳不敬，儘管動手就是，天塌下來都還有爹

替妳頂著。」 

洛行歌呵呵乾笑，心想，爹，你這樣養女兒真的不行，溺愛，是最殘酷的謀殺呀。 

來到這個未知的世界，她只期盼有天能回家，要是真回不去了，好歹讓她可以安

度餘生，所以這些激烈的手段她真的敬謝不敏。 

 

 



五更天，洛行歌就被丫鬟喚醒，這時間要她起床，對她而言並不痛苦，畢竟以前

就習慣早起健身，但現在是為了弄一身行頭，她就覺得人生有點苦。 

不是說迎親是下午嗎？為什麼要一大早就讓她受這些苦？ 

隨著沐浴淨身，房裡來來去去好多人，每一個階段就會有人在她身邊說些吉祥話，

她才明白為什麼得一大清早就開始受苦，原來不只是打扮而已，還有這麼多隱藏

活動。 

談不上喜歡或討厭，她只覺得頭皮好痛腦袋好重，尤其房裡人多，不少女眷跟她

搭話，可就算有原主的記憶，她還是不清楚對方是誰，有多深的交情。 

算了，反正有曹氏在，她會打點好一切，自己就等著當新嫁娘。 

對她來說一切都是陌生的，不管娘家還是夫家，應該差別不大，只是往後少了父

母溫暖的關愛有那麼丁點遺憾。 

前世她出身武術世家，父母教導屬於嚴厲高壓的作風，她雖不排斥，只是偶爾也

希望能給點溫柔，沒料到反倒在這兒彌補了。 

她的爸媽，現在不知道過得好不好？ 

正忖著，突地聽見外頭響起腳步聲，有人高聲喊著，「新郎官到了，聖旨也到了！」 

曹氏聞言，隨即問：「聖旨？」 

「侯爺在前院接旨，說是封了縣主一品誥命夫人，文書和賞賜都一併到了。」來

稟的丫鬟跑得氣喘吁吁，卻還是趕緊將所知道出。「而且與新郎官一起到的還有

太子殿下、都閣老和京衛指揮同知大人，侯爺氣得拉了幾個王爺、侯爺一起擋門

呢。」 

話落，滿屋子的女眷發出陣陣抽氣聲。 

誰都知道皇上因為與永定侯親如手足，所以也分外疼惜這個幼年失恃的姪女，正

因如此，當年永定侯得了戰功，替女兒求了恩典換來縣主這個身分，皇上才會不

假思索答應，而且是實打實地給了封號邑地和俸祿。 

如今成親，更是不須上書請封，皇上趕在成親當日就封誥命，這真不是普通的皇

恩浩蕩，更意味著他有多看重于懸，尤其陪著前來的人有太子殿下、內閣最年輕

的都閣老和戰功彪炳的京衛指揮同知，個個都是皇上身邊的人，又都與于懸親近。 

原本笑話般的親事，多少人抱著嘲笑的態度而來，如今一個個收斂心思，姑且不

論他倆到底怎麼湊在一塊，要緊的是皇上看重，由不得眾人輕忽。 

「咱們都去瞧瞧吧。」眼看著洛行歌打扮得差不多，便有人提議到二門湊個熱鬧，

順便瞧瞧那位傳聞中美如天仙的都督大人。 

「也好，大夥都先過去吧。」曹氏忙招呼著，對著身旁的洛行瑤道：「去把妳哥

找來，別讓他誤了吉時。」 

洛行瑤嘟了嘟嘴，本想跟著大夥看熱鬧，如今只能乖乖去找兄長。 

「行歌，儘管這樁婚事一開始並不美，肯定倒吃甘蔗愈來愈甜。」 

曹氏走到洛行歌身後，見她已經妝點得差不多，鏡子裡的她粉妝玉琢，美得不可

方物，尤其那雙極具靈氣的琉璃眸子，簡直像足了她的親娘。 

曹氏不禁紅了眼眶。「時光荏苒，當年還在襁褓中牙牙學語，如今已是水靈靈的



美人……行歌，我總算沒有辜負妳娘親的請託，儘管幾多波折，終究為妳尋了好

歸宿，我相信于都督肯定是能讓妳託付終身的良人……」 

洛行歌聽著，莫名地跟著紅了眼眶。 

雖然她今天要出嫁，但其實沒有真實感，感覺就是代替別人出閣，而且心裡已經

有了腹案，想好如何與對方相敬如賓，各自美好。 

可是突然聽曹氏這麼說，她卻有種真的要出嫁，而她的繼母正為她開心，又為即

將的分離不捨的感覺。 

雖然莫名其妙穿到這裡，可是她何其幸運遇上疼寵她的家人，儘管時間不長，但

她一定會代替原主孝順他們。 

「夫人別說了，縣主已經紅了眼眶，要是掉淚就太不吉利了。」一旁的全福人忙

道。 

洛行歌身邊的大丫鬟拿手絹的拿手絹，拿粉的拿粉，準備她只要一掉淚，大夥就

趕緊拭淚補粉，絕不能毀了妝。 

「不說了、不說了。」曹氏話落，趕忙別過身拭淚。 

洛行歌眨了眨眼，努力忍著淚，因為她不想再上妝了，臉已經塗得像牆一樣厚，

都怕自己一走動粉就掉了一地。 

「來，今日我代替妳娘親給妳蓋上紅蓋頭。」曹氏從全福人手中取來紅蓋頭，站

在洛行歌面前緩緩替她蓋上。 

洛行歌看著曹氏含笑落淚，看著紅蓋頭遮掩她所有視線，感覺自己被困在一方世

界，一會要去往更不可知的地方，她突然有點慌，突然想要耍賴說不嫁，她甚至

懷疑這是原主在她體內作祟，因為她向來獨立冷靜，不吵不鬧。 

熱鬧的聲響開始逼近，外頭也不知道在玩鬧什麼，吵雜得讓人頭疼，她知道能待

在這裡的時間不多了。 

本來忍住的淚水頓時失控，她瞠圓了眼，開始懷疑這是不是原主要回來的前兆，

否則她怎會如此感動？ 

如果原主真要回來，她就不掙扎了。來吧，也許親情拉扯真的可以把原主的魂魄

給帶回來……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夫人！」 

外頭傳來急迫的話語聲，洛行歌頓了下，下意識要起身，卻被曹氏按下。 

「我去瞧瞧。」 

曹氏走到簾外，外頭有個嚇得魂不守舍的婆子，曹氏身邊最得力的段嬤嬤則走到

她旁邊低聲道：「夫人，右副都御史夫人落水了。」 

「救起來了嗎？」曹氏臉色一凜。 

「正在找會水的婆子丫鬟，如今還找不到半個。」 

「趕緊找，快！」曹氏低聲道，餘光瞥見迎親隊伍剛好鬧到院子裡，洛旭帶人擋

著于懸。 

聽見人工湖泊那頭鬧著，注意到似乎出了狀況，甚至洛旭連人都不擋了，快一步

朝人工湖泊走去。 



「快找，快。」曹氏丟下這話，跟著往人工湖泊那頭走去。 

然而她才走了兩步，一抹影子飛快從她身旁竄過，她頓了下，就見洛行歌已經撩

起裙子朝人工湖泊奔去。 

「縣主！」房裡幾個丫鬟都追了出來，可留給她們的只有那張飛落的紅蓋頭。 


